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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幻元年

元年，肇始之年也。凡一个新事物出现的一
年，便是这个事物的元年，比如，大秦帝国开国的元
年是公元前2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元年是
1949年，这都没有什么好争议的。关于中国科幻元
年，有许多混乱的提法。我根据大多数研究者提供
的数据，作一对科幻元年的理解，供大家批评指正。

科幻元年，从不同角度出发有各种提法，不能
笼统言之。这是会引起混乱的。

1.中国引进科幻类型文学的元年
1891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美国科幻作

家贝拉米的科幻小说《回头看纪略》，发表在《万国
公报》上，西方舶来品科幻小说传入中国，这是中国
引进科幻小说的元年。

2.中国人翻译外国科幻类型文学的元年
1900年，逸儒译法国科幻作家凡尔纳《八十日

环游》在“世文社”出版。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翻译
的外国科幻小说在中国出版，这是中国人翻译外国
科幻类型文学的元年。

3.原创中国科幻文学的元年
1904年，中国人荒江钓叟的原创科幻小说《月

球殖民地小说》在“绣像小说”杂志上发表，这是原
创中国科幻文学的元年。

4.新中国科幻文学的元年
1954年，郑文光的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发

表，这是新中国发表的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
说，是新中国科幻文学的元年，因此，郑文光被誉为
新中国科幻之父。

5.科幻电影引进中国的元年
1929年，弗朗兹·朗的名作《大都会》被引进到

国内，片名译作《科学世界》，号称“全世界最神秘最
伟大之唯一作品”，科幻内核为机器人，片中的女机
器人被出品方作为宣传的重点：“利用科学，造成机
械妖妇，迷惑忠实人类，其放浪形骸，热情狂欲”“机
械造成妖美人，倾倒众生，妖言惑众”。这是中国人
第一次看到西方的科幻电影，1929年，也就成为科
幻电影类型引进中国的元年。

6.中国科幻电影的元年
1939年 1月，科幻电影《六十年后的上海滩》

在上海上映，导演：杨小仲，新华影业公司出品。电

影讲述了两位年轻人因患病向医生要求将他们的
身体冷冻，待以后医学发达了再取出来给他们治疗
的故事。这部电影有一个科幻核心：冷冻人，符合
我们对科幻电影的基本诉求，因此，我们可以将
1939年认定为国产科幻电影的元年（1938年开始
打广告，直到 1939 年 1 月 18 日，影片才终于上
映）。期间，《申报》等报刊进行了大力宣传，号称以

“时间的望远镜，用科学的分析法，透视到六十年后
的一切”。

7.中国科幻大片元年（中国重工业科幻电影元年）
2019年，第一部中国科幻大片《流浪地球》上

映。虽然前面有多部挂着科幻名号的国产大片上
映，但是，这些电影未达成我们对科幻电影的基本
诉求，那就是有一个与世界观设定、故事、人物水乳
交融的科幻内核。《流浪地球》完美地呈现了这一
点，同时，它是以好莱坞式的重工业技术制作的科
幻大片。因此，2019年可以称为中国科幻大片的元
年，或者中国重工业科幻电影元年。

中国科幻电影的里程碑

有一些科幻电影，虽然不属于“第一次”，但是，
影响很大，可以称之为里程碑式的事件。

1.1932年：根据世界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
斯坦》催生出的科幻电影《科学怪人》，在中国上海
上映，成为当年上海最卖座的影片之一。该片由詹
姆斯·惠尔导演，1931年上映后风靡全球，影星鲍里
斯·卡洛夫扮演的人造怪物形象恐怖、深入人心，成
为影史经典。这是中国观众第一次观看世界科幻
电影经典片，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事件。

2.中国科幻电影的里程碑——童恩正原著，沈
寂、童恩正编剧，上海电影制片厂1980年出品的科
幻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它虽然不是用重工业技
术制作的电影，但是，它有一个科幻内核：激光武
器，与世界观设定、故事、人物水乳交融，符合我们
对科幻电影的基本要求。这是中国第一部令家喻
户晓的国产科幻电影，是国产科幻电影的里程碑。

3.中国儿童科幻电影的里程碑——张之路编剧
的科幻电影《霹雳贝贝》。

在此之前，有以儿童视角为主的《小太阳》问
世，科幻核心是可控核聚变技术——人造太阳、人
工智能—自动驾驶共享汽车。不过，在社会上产生

很大影响力的是张之路编剧的儿童科幻电影《霹雳
贝贝》（1988）。

影片的故事比较简单和有趣，属于一部糅合了
悬疑、家庭伦理、喜剧以及儿童元素的科幻影片，娱
乐观赏效果很好，是80年代的少年儿童极为喜爱的
一部电影，直到现在该片依然获得很多观众的欢
迎。这部作品并不承载太多的文化内涵，作为一部
拍给孩子们看的电影，它的通俗易懂和幽默诙谐，
是影片获得成功的关键。

这部制作经费仅有47万人民币的影片作为中
国第一部儿童科幻片，上映后一炮而红，它的世界
观设定引起了小朋友们的共鸣，影片讲述手上带电
的小男孩贝贝摆脱孤独寻求友爱和理解的故事，同
时，融入宇宙人的科幻内核，带来荒诞、曲折、幽默
的情节，展现了一个不同以往具有现代意识的孩子
的生活，而新奇的科幻元素更是让影片风靡全国，
受到青少年观众的热爱，在小观众的成长记忆中更
是印象深刻。这是国产科幻电影第二次震撼全国
民众，是中国儿童科幻电影的里程碑事件。

在不断试错中进入中国科幻电影
的新时代

2019年8月上映的科幻大片《上海堡垒》不幸
票房完败，但是，其敢于为国产科幻大片试错的献
身精神让人敬佩不已。这也关不上中国科幻的大
门，毕竟中国科幻电影的大门早在80年前就已开
启，而在2019年，科幻大片《流浪地球》使中国科幻
电影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大门一旦开启，任何
力量也不能使它关闭。

如今，获得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的
《北京折叠》电影版、王晋康的《追杀k星人》、何夕的
《天年》、江波的《银河之心》、吴显奎的《勇士号冲向
台风》等等已经启动，影评人张小北执导的《拓星
者》也将于2019年上映；以及由古天乐、刘青云、张
家辉、刘嘉玲主演的动作科幻片《明日战记》即将上
映；陆川执导的《749局》已经拍摄完毕，正在后期制
作中，顾奕执导的《爱是一场温柔幻觉》亮相上海国
际电影节科幻板块，等等。我们相信，中国科幻电
影会在科幻人勇于尝试，不断试错，前仆后继中，开
创出中国科幻电影的黄金时代。

加油，中国科幻人！

回顾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当我们意识到个体生命和
现实社会的极大局限性时，往往会向科学与幻想伸出橄榄枝。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张之路的《霹雳贝贝》《疯狂的兔子》等儿童
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以后，中国本土科幻电影进入了将近20
年的空白期。今年年初，改编自刘慈欣科幻小说《流浪地球》的
同名电影爆红，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引发了读者、观众、科幻研
究者和影视工作者对于中国本土科幻电影作品的空前关注和
期待。因此，很多人认为，今年可以被视为中国科幻电影的元
年，对于整个科幻产业、科幻爱好者和从业者来说都是一个全
新的起点。

第五届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大会于11月22日上午在成都
东郊记忆·国际时尚产业园开幕，会议以“多元幻想，多彩未来”
为主题，在历时三天的科幻会议及分享活动中，对于中国科幻
影视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多面向的深度讨论。《流浪地球》的原
著作者、编剧和主创团队与编辑、学者们围绕科幻电影的改编
机制与“软”“硬”科幻等重要面向，触及中国科幻影视化过程中
许多有价值的争议性问题。电影导演、制片和影视工作者们也
围绕中国科幻电影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对
中国本土科幻电影的重点、难点与类型化道路、发展方向等议
题分享了多元的观点。

从铅字到光影
——科幻影视化的中国之路

倘若讨论中国科幻小说到科幻电影的转变过程，就不得不
提到中国科幻电影历史上的重要作品《流浪地球》。电影上映
以来的一年当中，业界学者、专家和作家们谈了很多与之相关
的话题。为什么它如此引人瞩目？因为它实现了中国科幻迷
的电影梦，同时它也是刘慈欣第一部搬上荧幕的科幻作品，在
期待和幻想的整体氛围当中，也有很多争议性的声音需要被聆
听与讨论。

科幻“硬”与“软”的影视化处理，是《流浪地球》电影问世以
来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同时，电影《流浪地球》对原作小说的
改编非常大，将一些重要的故事线索予以删减。很多人认为刘
慈欣的小说原著更加硬核，而相较之下电影比较软性。科幻文
学改编电影的对应原则应是软性一点好还是硬核一点好，是还
原度高一点好还是创新多一点好？针对这两个争议性话题，
《流浪地球》电影制片人龚格尔谈到，原著作者刘慈欣给予电影
制作团队非常大的创作空间，他认为小说是小说，电影归电影，
这是两个不同的载体，所以他充分尊重电影创作中需要遵循的
艺术规律，纵使对多处改动颇有争议，他仍非常宽容地理解团
队影视改编时做出的取舍。龚格尔进一步谈到，关于软和硬的
探讨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软硬的选择一方面要考虑到观众的观
感和品味，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到资金链与成片效果。他作为电
影人还是希望多为科幻事业打开渠道，鼓励更多的年轻创作者
能够创作出面向市场的类型片、面向纯科幻的以作者表达和艺
术类型为主的科幻片等多样化的影视作品，希望能够实现百花
齐放的影视生态。

小说原作者刘慈欣认为，科幻电影的摄制结构应该合理配
置，有一部分是由文学作品原著改编而来，而另一部分应该是
本土的原创作品，尤其是大成本的科幻片可能更适合于原创。
之所以国内的科幻电影成为现在的局面，根本原因在于相当大
的比例都是从科幻小说IP改编过来的，这种现象折射出我们业
界科幻编剧非常稀缺的现状。谈及科幻作品的改编应自由开
放还是尊重原著时，刘慈欣以美国科幻电影《安德的游戏》和
《火星救援》两部作品为例加以说明。这两部都是忠实于原著
的影视改编，但前者无论在口碑和票房方面都是一部完全失败

的电影，而后者则很成功。因为小说和电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
文学形式，一部高成本电影不能只面向科幻迷，必须得面向所
有的观众，由此，原来写给科幻迷、科幻读者看的文学作品要变
成所有层次的观众都能够接受、并且都喜欢的影视作品。刘慈
欣特别提出，科幻电影是一种百花齐放、软硬风格兼备的万花
筒，因此关于科幻作品的软和硬是一个伪命题。大众对所谓
的硬科幻可能有一定的误解，并不是说作品里充满科学知识
就是硬科幻，科幻的软硬更多地在于作品的思维方式，而不是
在于里面有多少知识，如《盗梦空间》《基地》等。另外，比较传
统的、由科学知识所支撑的科幻电影在受众群中的接受程度
并不低，目前大学科普教育已经基本上普及，观众中相当大的
一部分人都能够了解作品中涉及的科学原理和科普知识，所
以传统的以科技为硬核的科幻电影，只要拍得好，同样会有广
大的市场。

《科幻世界》杂志编辑拉兹提出，在光辉灿烂的当代文化环
境中，我们不妨换一种思路来思考科幻的软硬问题，即把科幻
的软硬之争看成是喜欢吃甜豆花还是咸豆花的讨论，也就是
说，关于这个事情无需严肃认真地把其当成一个责任性的、使
命性的关键议题去思考，而应把它娱乐化。今天的中国不管是
环境、舆论还是文学创作群体，本身的多元化其实能够支撑起
一个百花齐放、多姿多彩的科幻创作环境。进而拉兹提出未来
中国科幻的产业化，不论是做游戏还是电影，都面临着很大的
成本问题，叫好与叫座永远是相互制衡的一体两面。在中国目
前的科幻电影发展生态中，最重要的是先生存下来。

学者江晓原表示，这种经典作品的影视化过程可以大胆改
编。他以斯塔尼斯瓦夫·莱姆的小说《索拉里斯星》的影视改编
为例，史蒂文·索德伯格在拍摄电影《索拉里斯》的时候大刀阔
斧地对原著剧情和主题进行删改，与另一部忠实原著的苏联改
编版电影相比，受到了很广泛的传播和好评，因此，亦步亦趋地
忠实原著有时候可能是一种枷锁。他认为，当下与其讨论中国
科幻电影和好莱坞科幻电影的差距有多大，不如先讨论我们看
待中国的科幻电影和看好莱坞科幻电影的观念是不是需要改

变。事实上，《流浪地球》电影爆火的过程中明显感觉到了很多
人，包括公开发表评论的电影人和私下表达感想的普通读者，
大都对于好莱坞科幻电影和中国科幻电影采取了双重标准。
在《流浪地球》热映的时候，包括一些科学家在内的评论者纷纷
指摘其科学硬伤，可是当同样的硬伤出现在被我们引进的好莱
坞电影里时，大家却报以相当的宽容。由此，江晓原认为我们
在讨论科幻的“软硬”问题时，不应以一种陈旧的观念来审视，
觉得“硬”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他表示，“软”的好处在于它更适
合表达思想的深刻性，而“硬”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成本和资金资
源来展示，而且越追求“硬”，越容易在科学技术细节方面出现
硬伤。

一个作品从科幻小说到科幻电影，是一种艺术形式的改
变。改变得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取决于在这个艺术形式新的阶
段的时候，受制于成本的新的创作逻辑，是导演对原著小说的
新的艺术升华。因此，科幻作品的影视改编可以有很多自主权
利。至于到底是硬核好一点还是软性好一点，其实是需要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的众声喧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流浪地球》的
成功是中国观众对中国科幻的包容，现在中国的科幻电影和好
莱坞的科幻电影在很多方面存在差距。因此，中国科幻电影要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必须建立自己的科幻自信，要更多地创造
有中国人自己主张的科幻电影。从铅字到光影，中国科幻的影
视之路，漫漫修远兮。

中国科幻电影的类型化之路

很长时间以来，在中国电影产业化和类型化发展的道路
上,科幻电影创作与摄制的薄弱都构成了一种制约性因素。随
着2019年几部本土科幻影视作品的问世，不仅填补了多年来
观众对国产科幻电影的期待，而且从内容和技术层面，为中国
电影的产业化和类型化发展道路带来不容忽视的特质与新质。

电影制片人常洪松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指出，《流浪地球》
最大的意义在于把科幻电影作为一种类型确定下来，使得从
事电影产业链工作的人和市场观众之间的契约关系得以建立

起来。他认为，科幻只是电影、电视剧和微电影的一个类型而
已，未来5到10年间，随着国家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民
众经济收入普遍提高，以前老百姓们愿意看历史、看经济，现
在也想看看未来、看看星空。一方面有着政府的鼓励，另一方
面有着受众的希望，科幻影视的各种作品也应运而生，这是科
幻的时代。

导演张小北认为，《流浪地球》的成功并不能算作科幻电
影产业的成功，而是作品、导演及创作团队本身的成功。作为
科幻影视作品的创作者和生产者，科幻电影的类型化道路，必
须要让观众、资本、市场和技术认可并给予真正的帮助，只有
既叫好又叫座的电影，才能将其未来发展的广阔道路打开。
他指出，《流浪地球》和《上海堡垒》是中国本土科幻电影的两
个极端，也就是“开门”和“关门”。这两者是中国科幻电影的
界限，我们应该在这个范围之内继续丰富市场类型、不断探索
空间、持续拓宽界限，基于“科幻+创新+类型”这三点元素的
平衡，才是中国科幻电影未来的方向。

石川教授面对这一问题时表示，如果将《流浪地球》看作
里程碑式的作品意义在于确定科幻电影类型的话，他并没有
那么乐观。因为国产科幻电影被《流浪地球》敲开了大门以
后，还需要广大的市场，需要资本、观众、产业等所有人集合在
一起，才能使得这扇大门持续地敞开下去。美国的科幻市场、
日常生活和文学之间的黏合度很高，而我们中国的传统观念，
宇宙观、世界观都跟西方不一样。虽然中国有一个刘慈欣是
科幻界和影视界的一大幸事，但是如果想让科幻电影走上类
型化的道路，至少要有20个刘慈欣才行，换言之，科幻影视的
产业机制和市场培育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

对于导演而言，在科幻影片的拍摄实践过程中，遇到最
大的问题并不是技术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市场回报。《流浪
地球》的发行方焦靖认为，科幻影片的难点在于制作体量和
市场的复杂关系，在电影启动之前尤其要周密考虑为高投入
项目建立合理的范围，因为观众的观影欲望和口碑对电影未
来票房走势影响巨大。导演郜寿智分析了美国科幻电影产
业的现状，他指出美国的小成本科幻电影《这个男人来自地
球》，可以用不到10万美金的制作成本带来几千万美金的票
房收益，而《星球大战》系列电影则有着全产业链的窗口，产
值应该可以达到300亿美金。此外，美国的科幻电影周边衍
生品同样具有庞大的经济产值，而中国科幻电影做的是基础
的培育，不断吸引和吸纳年轻科幻爱好者，逐步推进观众对于
科幻的接受和欢迎程度。正因为中国科幻电影发展的历史非
常短暂，它从萌芽到成熟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可以说前途
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科幻世界》杂志指导老师杜睿认为，中国科幻电影目前
最大的难点是他思考已久的问题，《科幻世界》中有大量的优
质小说和科幻IP，《流浪地球》电影的成功也从侧面印证了我
们国内技术的成熟，那么，技术没有问题，故事也没有问题，这
就说明我们国内是缺乏科幻编剧的。很多很好的科幻小说缺
乏专业的科幻剧本改编，传统编剧如果不懂科幻、欠缺科普知
识的储备，在改编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需要磨合的状态，这就是
我们国内科幻电影界目前的真实情况。

中国为什么要做科幻电影，中国科幻电影思考的核心关
键点是什么？这成为中国电影人难以逃避却暂时无法给出明
确答案的灵魂拷问。中国科幻电影需要包括第一线从业者、
第三方平台、文化领域和观众群体等各方面社会力量的综合
支持，才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我们应该建立文化自信，寻找
中国科幻精神的独特品味，并期待中国科幻电影产业以《流浪
地球》为开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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